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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盏烛台，映一室清辉，当烛光遇上莲花，
光影流转间，烛火轻曳，莲影绰约，便有了别样
的风雅。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便珍藏着这样一
件莲花铜烛台，以精巧的工艺与深厚的文化
内涵，成为我国古代灯具中的珍品。

时针拨向2015年，考古工作者在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铁公泡子村小王力沟的一处山谷中进
行了一场抢救性考古发掘。这片区域地理位置
得天独厚，南临吐力根河，四周三面环山，山水相
依间，沉睡着两座规模宏大的辽朝贵族墓葬。
经过考古工作者细致地勘探与发掘，其中一座
墓葬的主人身份率先揭开面纱——她是辽圣宗
耶律隆绪的贵妃萧氏，出土的完整墓志清晰记
载，萧贵妃于圣宗统和十一年（公元 993年）下
葬。这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辽朝贵妃墓
葬，形制完整、出土文物丰富，为研究辽朝宫廷
制度、贵族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凭
借极高的考古价值获评“2015年全国考古十大
新发现”。

萧贵妃曾经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皇后，因
宫廷斗争被贬为贵妃。她的家族非常显赫，先
后走出5位皇后。萧贵妃的陪葬品特别丰富，有
陶瓷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木器、玛
瑙器、琥珀器、玉器、滑石器等，尽显皇族奢华。

莲花铜烛台出土于距离萧贵妃墓西北约
240米处的一座墓葬。该墓葬为砖结构双室墓，
规模宏大，全长26.8米，由墓道、天井、墓门、甬
道、前室和后室六部分组成。墓门为砖砌的仿
木结构，砖雕斗栱与彩绘纹饰精美绝伦。斗栱

又被称作斗拱、斗科、欂栌（bólú），是中国古典
建筑的标志性构件，它巧妙的设置在横梁和立
柱之间，通过层层挑出的结构，将屋檐的重量均
匀传递至立柱，既是木构架建筑中承担受力作
用的关键部件，也兼具极强的装饰效果，是中国
古代建筑智慧的集中体现。

墓葬后室地面绘有璧形图案与莲瓣纹，尽显
贵族气派。尽管考古专家未能在墓中找到直接
记载墓主人身份的文字资料与明确纪年文物，但
通过对墓葬形制、建筑风格、装饰细节的对比研
究，专家发现其与辽宁省阜新市关山八号辽墓、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豪欠营子六号墓、赤
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祺墓等辽朝高等级贵族
墓葬高度相似。结合墓葬地处辽朝滦河行宫附
近的绝佳地理位置，以及远超普通贵族的墓葬规
格，考古专家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极有可能是
辽圣宗最小的儿子耶律重元。

耶律重元身份尊贵，辽道宗继位后，将其册
封为皇太叔、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权、地位显
赫。然而，在清宁九年(1063年)，他不甘居人下，
联合儿子耶律涅鲁古、陈国王陈六、知北院枢密
事萧胡睹等一众朝臣，发动政变刺杀辽道宗，事
败自杀。

这座墓葬虽然经历了盗扰，但是仍出土了
一批高规格的文物，莲花铜烛台便是在墓葬后
室发现的。

曾经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的史静
慧向记者介绍：“莲花铜烛台通高50厘米，由柱
状杆、烛台、莲叶托盘和三足底座组合而成。就
整个烛台的造型与布局来看，可以将其划分为

三层：第一层以圆柱形灯杆作为中心点，主烛台
上设有圆柱形烛筒，烛筒下方承接的是仰莲烛
盘，是主要照明的支点。第二层是一个莲叶底
托，中心有方形花蕾，里面有 3个方形卡槽，嵌
着 3 支形状、大小基本相同的曲柄莲花形烛
台。烛台均为筒形口，和仰莲烛盘与主烛台呼
应，形成多支点照明结构。第三层是基座，形状
是一片大仰莲叶，莲叶下的圆柱形杆下连接着
弯弧蹄状的三足底座，三足的足尖雕琢如意云
头纹。”

多枝烛台形制源自中原地区的多枝灯，而
多枝灯的原型可溯至上古神树。多枝灯最早见
于战国时期，大多为青铜质地，外形似开花的树，
枝条有规律地从灯柱上分层伸出，枝头托着灯
盘。这种灯通常为王公贵族所用，制作精美、装
饰华丽。

莲花铜烛台制作精巧、技艺复杂，从铸造工
艺中的中原技术基因，到功能设计中对游牧、定
居生活的适配，再到装饰元素里的文化内涵，每
一个细节都镌刻着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
合的痕迹。

史慧静说：“辽朝与北宋长期并立，保持着
物质、技术、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原的工匠、技艺
等传入辽地，为辽朝手工业与文化发展注入新
鲜血液。辽朝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又进行
本土化创新，莲花铜烛台便是这种双向交流的
缩影，它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各民族、各地
区在交往交流中互鉴共生、彼此成就的过程，
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鲜活的
实物佐证。”

□盖之庸

莲花铜烛台作为出土于辽朝高
等级贵族墓葬的珍贵文物，已不是
一件单纯的生活照明器具，而是中
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深度交
融的实物典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格局在辽朝手工业器物上的生动
具象化体现，为研究中华各民族文
化互鉴共生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极具
说服力的考古实证。

莲花铜烛台通体采用的青铜铸
造工艺，是中原地区传承千年的成熟
手工业技术，从构件组合到纹饰雕琢，
都遵循中原铸造工艺的严谨规范，尤
其是仰莲烛盘，莲花在中原文化中象
征圣洁清雅，是中原传统器物装饰的
经典元素。莲花铜烛台彻底打破了游
牧部族传统器具的造型范式，彰显出
中原文化对辽朝手工业的深度渗透。

辽 朝 作 为 游 牧 部 族 建 立 的 政
权，兼具游牧迁徙与定居理政两种
生活形态，烛台的功能设计与文化
适配，充分体现出游牧部族本土化
的创新改造，实现了文化融合的双
向赋能。莲花铜烛台结构稳固、分
层组合的设计，既满足了辽朝贵族
宫廷定居生活的室内照明需求，适
配中原式的起居礼仪，又兼顾拆装
便捷、便于携带的特点，契合游牧部
族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是契丹
人在吸收中原工艺基础上，结合本
土生活习俗做出的精准优化。

作为大型照明器具，莲花铜烛台
50厘米的通高与多支点照明结构，既
可陈设于殿堂，又可拆分携带，可拆
卸的灯杆、能单独取用的分枝烛台，
赋予其极强的便捷性，拆分后便于游
牧迁徙携带，抵达营地后可快速组装
使用。如此耗材繁复、工艺考究的大
型铜烛台，直接反映出辽朝贵族阶层
生活奢华、用器考究的社会面貌，而

“中原技艺为骨、游牧需求为用”的设
计理念，正是文化交融的高级形态。

多元交融成大美，这件莲花铜烛
台深刻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始终是
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彼此成就、共生
共荣的过程。以小见大，这件烛台充
分表明，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鲜明
特征，各民族文化交融始终是中华文
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核心动力。

（作者系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
院副院长）

多元交融成大美

关于烛台的历史，最早可以追
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专用，造型
古朴、纹饰精美 。《楚辞》中有“兰高
明烛华容备”的记载，《礼记》中有

“夜行以烛”之说 。
时至西汉，青铜灯具成为一枝

独秀，但蜡烛尚未普及，人们使用油
灯。直到东汉晚期，蜡烛才开始进
入照明用品的行列，烛台也随之增
多。魏晋南北朝时，随着制瓷工艺
的成熟，瓷烛台也逐渐流行，动物造
型的狮形、熊形烛台颇受欢迎。这
一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
莲花，开始与烛台结缘。

三国两晋时期，瓷质普及，吴国
流行青瓷卧羊烛台，西晋出现青瓷
卧狮烛台、俑形烛台，造型仿生，釉
色单一。

南北朝，莲座形、荷叶形烛台成为
主流，形制有单管、双管、四管。

隋唐是烛台制作的黄金时代，
技艺成熟，造型丰富、华丽，烛台有
烛插、灯柱、托盘、底座，装饰有刻
花、弦纹、宝相花等，材质有唐三彩
烛台、白瓷莲瓣座烛台、铜质高足烛
台等。晚唐诗人皮日休有诗云：“莲
花烛，亭亭嫩蕊生红玉。”莲与烛成
为中原文化中典雅高洁的象征。此
时的北方草原，契丹人通过与汉人
的频繁交往，不断吸收着先进的中
原文化。辽朝早期，铜器有鲜明的
游牧特色，到了中晚期，铜器制作工
艺日臻成熟，风格、纹样明显受到唐
宋文化的影响，蟠龙、莲托这些典型
的中原文化元素频频出现在契丹贵
族的日常生活中。

历史的车轮一路向前，宋代，民
间普及素面或简单刻花的瓷质烛台，
造型简约修长。元代，造型规整的青
花、釉里红烛台出现。明代，中西合
璧，烛台形制仿阿拉伯铜器，装饰中
国传统纹饰。清代，烛台材质有华丽
的珐琅、粉彩、鎏金铜等，造型繁复、
多宝镶嵌，民间则用装饰简单实用的
以瓷、木、铜、锡等材质为主的烛台。

从春秋战国的铜烛台，到魏晋南
北朝的瓷莲花烛台，再到辽朝贵族墓
中的铜莲花烛台，见证着农耕文化与
游牧文化的交融，眏射出中华民族“有
容乃大”的胸襟。 （马小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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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装随心秉清辉
□本报记者 高莉

我是一只出生于辽朝的莲花
铜烛台，身体上各部件均为分体
铸造，焊接成形，按需要随意拆装
是我最大的特点。

大家看我中间分为三节的
圆柱形杆，与它相连的附件和装
饰也对应分成 3 层：第一层，烛
台呈筒形口、仰莲托，每两瓣大
花瓣间嵌设一枚小花瓣，小花瓣
的瓣尖装饰着联珠纹；第二层，
脉络纹路清晰的莲叶形托盘中
心有方形花蕾，里面有 3个方形
卡槽，嵌着 3 支形状、大小基本
相同的曲柄莲花形烛台，烛台均
为筒形口，仰莲托盘。与第一层
的莲花相比，第二层的莲瓣略小
些，装饰联珠纹的小花瓣叠罗相
覆，既规整有序又饱满丰盈。第
三层是基座，承载着我高大的身
体，形状是一片大仰莲叶，莲叶
下的圆柱形杆下连接着弯弧蹄
状的三足底座，三足的足尖雕琢
如意云头纹。你们可别小看这
个蹄形足的设计，它增大了与接
触面的受力面积，能保证我稳稳
当当地站着。

站得高看得远，作为一只组
装起来身高有半米的大型烛台，
大家从我的照明覆域便可知道
我主人居所的规模。我目睹了
主人生前的华贵生活，见证了
辽、宋并立时南北文化往来的盛
景。中原的铸造技艺传到北方
草原，契丹人吸纳了中原的文化
与工艺，又融入自身的生活智慧，
将我铸造成可随意拆卸、组合的
莲花形烛台。

我身上的每一朵莲花、每一
片莲瓣、每一处榫卯，都藏着匠
人的巧思。主烛台的仰莲烛盘
稳稳承着烛筒，曲柄分枝烛台从
莲心舒展而出，既错落有致，又
规整大气，这是中原农耕文化与
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结晶。多
枝灯的形制源自中原上古神树
意象，是农耕文化传承千年的工
艺美学，而便携实用的构造，又
适配着游牧部族迁徙与定居兼
具的生活，主人迁徙时，将我拆
卸打包随行，到固定居所时，再
将我组装起来，另外，我的分支
烛柄还可取下来单独使用。

从头到脚，我藏着温柔的莲
韵，也裹着草原的粗犷，精巧的
组合结构是契丹人对实用与美
学的兼顾，我身上的每一朵莲
花，是契丹人与中原人交往、交
流、交融的印记，也是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鲜活见证。

【自白】

（（本版图片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本版图片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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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铜烛台

通高50厘米，由柱状
杆、烛台、莲叶托盘和三足
底座组合而成。

第三层

一片大仰莲叶下，
圆柱形杆连接着弯弧蹄
状的三足底座，三足的
足尖雕琢如意云头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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